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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劳模张志祥，还有这么两个有趣的

“绰号”。

一个叫“活地图”。在泉州市电业局运检中心，

只要一说到“活地图”，所有人都知道指的是张志

祥。和他共事过的人说起老张的这一“绝活”，无不

连声赞叹：“老张对数十公里的线路周围地形地貌、

所辖乡情了如指掌，甚至只要一报塔号，他就能准

确说出这里曾经存在的安全隐患。”班组一些年轻

的大学生工人也不无钦佩地说：“张师傅太厉害了，

下去查线，问他从哪个路口进，哪条路上有沼泽，如

何绕过，他都给你说得一清二楚；有时人在班组，也

会预感哪个地方可能有安全隐患，哪个地方会出点

问题，出去一查，果然是。真是神了！”

另一个是“逗鸟王”。说是张师傅每次外出巡

线，都会注意观察飞鸟的去向。特别是有一种鸟叫

椋鸟，是害虫的天敌，它不仅在树洞筑巢，也喜欢在

电杆塔上搭窝，容易引发险情。因此，张师傅每次

巡查线路，都会与这种椋鸟斗智，把发现的杆塔上

的椋鸟窝细心挪到附近的树上，或为它们在树上制

作一些人工鸟窝让其安家，或干脆用绝缘板堵住椋

鸟可能做窝的角落。数十年来，张师傅也不知为椋

鸟挪过多少窝，搬过多少次家，安放过多少绝缘

板。但他还是不放心，又学会了椋鸟的叫声，他一

“招呼”，鸟一应声，就能迅速发现鸟巢。

张师傅三十多年前走进电力部门时兴奋不已，

用他的话说：“我真没想到自己当电工的梦想会实

现。”原来，这个身材结实、脸色黝黑的闽南汉子，他

的父亲生前也是一位优秀的电业工人，这使他一直

深感自豪。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担线、拉线、爬

杆等重活都抢在先、走在前。之后当了班长、组长，

甚至当了局分工会主席，仍在工作中勇挑重担。记

不清多少次外出排险，他带领着维护班的工人跋山

涉水，风雨兼程，一次次圆满地完成了紧急任务。

除了这些，许多人都说张师傅身上还有一种

“职业病”。张师傅到输电线路维护岗位上三十多

年来，许多节假日他都放弃了，有事没事就爱往班

组里跑，东瞧瞧，西看看，劝也劝不回。一个春天的

周末，运检中心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张师傅爱人打来

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询问丈夫的去向，说是他一大

早就骑摩托车从家里出发，前往郊区看望奶奶，原

本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但临近中午老奶奶还是说没

见到人，手机也打不通，他爱人就急了。值班人员

一 听 ，也 吓 了 一 跳 ！ 然 而 真 相 却 令 人“ 哭 笑 不

得”——原来张师傅上路不久“职业病”就“发作”

了。他骑着摩托车，不知不觉竟沿着熟悉的输电线

路一路巡线去了。走了三小时，又不知不觉进入信

号不好的区域，手机接不通。家里找不到他焦急的

情形，他全然不知。

在急难任务面前，张师傅从来都是义无反顾

冲在前头。许多人记得，有一次，郊外主线路受到

台 风 的 袭 击 ，严 重 威 胁 全 省 电 力 主 动 脉 输 电 安

全。紧急关头，张师傅主动请缨，冒着狂风暴雨和

山洪暴发的危险，爬上山顶疏通了杆塔排水设施，

又逐一移开铁塔周围倾倒的树木，在赶来的省电力

公司抢修队配合下，奋战两天两夜，避免了事故的

发生……

张师傅善于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成一套方法，对

年轻员工言传身教，更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

家。不过，他也没少让“后辈”们吃“苦”。平时张师

傅巡线，总要带上一个年轻员工，爬个把钟头的山

路去检查一个基塔。检查时，张师傅不多说，只让

年轻员工认真巡视。待到要下山了，他就会问：“发

现什么问题了吗？”要是答不上来或者回答错了，就

得单独再上一次，下来回答对了，才能“放行”。不

过，若以为张师傅平日里都是一副“铁面”那就错

了。实际上，张师傅一直视一线员工如自己的弟兄

一样，这在局内外是有口皆碑的。有一次，某线路

出现连续跳闸现象，为了查明情况，张师傅叫徒弟

们就地待命，自己率先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检查，

花了一个多小时摸清情况后，才安排修复方案。有

时候他手下的员工外出带电作业，时间一长还未

回，张师傅在班组里就坐不住了，常常会冷不丁地

出现在他们作业的地方，还笑眯眯地给他们带来一

些好吃的东西。

闲暇时，张师傅喜欢瞭望万家灯火闪亮时那一

片温馨、迷人的景象。透过那璀璨交辉的灯火，张

师傅一定深深感到了作为一名电力工作者和劳动

者的自豪和荣光。

万家灯火的闪烁中万家灯火的闪烁中——
有你的奉献

朱谷忠

直到张中献从遵义市交通运输局被派驻到

贵州省习水县二郎镇沙坝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他才深切地体会到，在这里，天看起来有多

么近。

沙坝村位于高山上，站在村公所院坝，张中

献感到天就低悬在头上，湖水蓝的天空偶尔会

有几片云朵飘过，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放

眼所及，四周全是错落的群山，梯田沿着山势起

伏。那些田地显得逼仄、贫瘠，却承载着当地群

众收获的希望。一条沿着山势盘旋而下的通村

公路连接着山外的世界，路上不时有车辆驶进

驶出。

沙坝村原是省级一类贫困村，2018 年退出

贫困序列，但乡村振兴的路依然任重道远。要

发展，就需要路，从畅通群众出行的“道路”到促

进村民致富增收的“出路”，张中献感到自己肩

头的担子格外重。

驻村帮扶工作一开始，张中献最难忘的是

当地村民们盼修路的眼神。

张中献生在一个小山村，小时

候大人们逗他：“中献，你长大了想

干啥？”张中献说：“修路！山太多，

我要给大家修一条好走的路！”大人

们又问：“你晓不晓得在山里修一条

路有多难？”张中献决然回答：“再难

我也不怕！”说这话的时候，张中献

挺起小胸脯，眼睛瞪得溜圆，一副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逗得大人们

哈哈大笑。

大人们没想到，这个孩子长大

了，真的要给大家修路了。

张中献修的第一条路是阳湾村

民组的产业路。阳湾组梨树坡不通

路，老百姓买点化肥、种子运进难，

种出的庄稼运出难，当地的老百姓

索 性 放 弃 田 地 不 种 ，跑 到 外 地 去

打工。

经过一番奔波，协调到资金，张

中献带着乡亲们修通了梨树坡连接

通组公路的水泥产业路。全长九百

多米的产业路修通后，乡亲们陆陆

续续回到家，种植起粮食、蔬菜……

曾经荒芜的田地，重新焕发生机。

然后，张中献的目光又落在了一条“学生

路”上。青龙、正坝、垭口三个村民组的学生到

村 小 学 上 学 极 其 不 便 ，走 大 路 要 绕 道 四 五 公

里。此外还有当地群众沿着山脚踩出的一条便

道，是条只能通行一人的泥巴路，平时很少有

人，只有赶时间上学的孩子会走。遇到晴天还

好，一下雨，孩子们跌跌撞撞走在便道上，稍不

留神就会摔倒。张中献多方协调，争取到资金

和砂石等建材，把这条长两公里的泥巴路拓宽、

硬化。工程竣工那天，孩子们在路上来来回回

地奔跑、追逐着，欢快的笑声随风传得老远老

远。三个村民组的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整

整欢庆了一天。

2020 年 6 月，遵义的主汛期来临，全市各地

遭遇暴雨及特大暴雨。7 月的一天，在持续暴

雨的侵蚀下，一处山体发生滑坡，大量的泥石

流、树木垮塌到蒙子组的通组公路上，一百多户

人家无法出行。在县政府、县相关部门的组织

带领下，张中献和村民们一起参加抢险救灾，经

过一个星期的清理，两万余立方米的泥石流被

清 除 一 空 ，但 通 组 公 路 还 是 被 毁 坏 了 六 十 多

米。通组公路沿着山体而建，另一边是悬崖。

张中献带着乡亲们在山体上一点点凿出宽四点

五米、长六十余米的新路……

一晃过了两年，张中献驻村帮扶即将期满，

按照组织上的规定，他将回到局里工作。离开

沙坝村前，他完成了驻村任期最后一条公路的

修建——为塘头组修建了一条八百米的产业

路。同时，张中献还协调到资金，由他的继任者

对这条产业路实施硬化。

如今，空闲的时候，张中献常常会到自己

参与修建的道路上走一走。新修的道路像一

条玉带缠绕在山间，一切是那样亲切。张中献

仿佛看到了村民们芝麻开花节节高般的好日

子 ，他 感 到 自 己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挥 洒 的 所 有 汗

水，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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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富裕的道路上通向富裕的道路上——
有你的功劳

夏 青

家中洗漱间的水管突然漏了，水“哗哗”地

淌了一地。情况严重，必须马上找人修理。

来到零工市场，没待我张口，手持维修项目

牌子的师傅们立刻拥上推介自己。倒是有一个

人，坐在那一直没起身，看上去六十岁左右，面

无表情地瞅着我。那神情给我的感觉是：自信，

用不着跟别人争抢。得，就这位。我冲他一招

手，师傅点下头跟我走了。

到家后，师傅看了看漏水的地方说：“有点

麻烦，管子折在墙里了。”

我说：“可不是吗，若不是折在墙里，我自己

就修了。没工具。”

师傅蹲在地上，仰脸瞅我一眼：

“怎么，这活儿你会干？”

“我哪会？就是瞎鼓捣。过日子

总不能事事都求人吧。”

“哎，这话我爱听。不管哪一行，

能学就学点，手艺多了不压人，学身上

谁也抢不去。”师傅边聊边从工具兜里

翻出工具，凿墙、掐管……没用多长时

间，就修理好了。

我问：“多少钱？”

师傅张开巴掌：“五十。”

我一愣，是不是要得少了点？去

年下水道堵了，找人来疏通，收了两百元。

师傅见我没吭声，以为要多了。问我：“那

你想给多少？”

我说：“八十。”

这回轮到师傅发愣了，瞪大眼睛反问一句：

“多少？八十？”

我点点头，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他。他

疑惑地打量我一眼，把钱接过去，不声不响又给

我找回一张五十元，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只

收五十。我是个手艺人，靠手艺吃饭。今天这

点活儿就值五十，不能多收你的钱。”临出门时

送我一张名片，告诉我他姓周，让我以后有事直

接打电话找他，用不着再跑市场。

我家楼房住得久了，设施难免老化。没过

多久，厨房棚顶粘的树脂板开始一块块掉落。

我自己鼓捣半天，修不了，只好打电话找老周。

老周说他正忙个小活儿，一会儿就到。

不多时，老周来了，气喘吁吁。进屋水也没

喝一口，操起家什就开始干活。有了上一次接

触，这回我俩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彼此都觉得亲

切实在。他跟我说，这回咱不能只用胶水粘上，

还要再排上一圈儿钢钉，双保险。我听了表示

赞同，主动给他打下手，边干边聊。

我夸他真行，啥活儿都会干。他嘿嘿笑着

说：“这都是后来学的一些小手艺。我的老本行

是钣金工，打个水桶、炉筒、洗衣盆什么的，才是

我的拿手活儿。退回三四十年，这些物件都是

过日子离不开的，我这手艺很吃香呐！”

我捧着他说：“那是真的，当年有你这手艺

可不得了，吃香的喝辣的。”

他听这话很受用，感叹一句说：“嗐！好汉

不提当年勇，谁年轻时没点光荣的事。现在老

百姓生活好了，没人再用这些老物件，我这手艺

用不上喽，淘汰喽。”

听他的语气有点感伤，我赶紧说：“你这不

挺好吗，这个年纪身体棒棒的，还能靠劳动、凭

手艺赚钱，服务于民，效力社会，多好啊！”

我的话又让他高兴起来，一口气把剩下的

几块板面都粘贴上了。忙完手上的，他扭头跟

我说：“手艺被淘汰了，那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这

人要是被淘汰了，那是不求进取的结果。所以，

这些年我不断学些新手艺，就是不想被这个时

代淘汰。人哪，多大岁数算老？不想干活儿了，

得靠别人养活了，这才是真的老了。”

也许是这一番话又引起了更多的感慨，老

周的话一下多了起来。他说：“我这一辈子，就

认准了吃手艺这碗饭。其实，我不是因为缺钱

才出来干活儿的。我老伴儿走得早，姑娘我自

己拉扯大，她大学毕业去了珠海，在那成了家，

生活上不再用我操心。我自己有社保，够吃够

喝，无忧无虑，按说可以享清福了。可我就是闲

不住，愿干活儿，看见活儿手就痒痒。我这个人

没念几年书，可脑子不笨，手也算巧，修修补补

的小活儿，我看两遍就会。”

我听得连连点头。

他哈哈一笑，摆手说：“不唠了，干活。”

操起钉枪，啪啪啪，一阵有节奏的声响，很

快活儿干利索了。再看那棚顶，树脂板重新粘

过，又添上钢钉加固，结实程度自不必说，就连

那细密的钉眼都呈现出好看的图案。到底是手

艺人！我心中暗自佩服。

“这回该给你多少钱？”我有了上次的经验，

故意这样问。

“一百二。”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咱们好兄

弟明算账，一百元是我的手工费，二十元是胶水

和钉子的材料钱。”

我又想多给些。他连连摆手：“不用。我挣

的都是功夫钱，多要心里不踏实。”

我还想再跟他说点啥，这时他电话响了。

接完电话，冲我一努嘴：“瞧，又来活儿了，我得

赶紧走。”说完，拎上工具兜，推开门走人了。

我望着他匆匆下楼的身影，蓦然觉得老周这

个人生活得很有幸福感。那幸福来自于他对劳

动的真心热爱，对自己手艺的一份自得、自信。

日常细小的需求里日常细小的需求里——
有你的支撑

尚书华

“羊汤轻易不能喝。”

这个委婉的说法尽管声音不大，但还是让老

韩听着了。

老韩没生气，那桌的钱他硬是没收。老韩说，

说我羊汤不好的，不收钱。我说，那要是有人天天

说你羊汤不好喝，天天来喝，咋办？老韩信心满满

地说，还没遇到。

老韩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一晃三十多年，直

到几年前才算在佳木斯城里安顿下来。当年第一

份工作在国营饭店。老韩学着炸大果子，供吃供

住，对于山村出来的孩子来说，很知足了。

徐大厨看中了老韩。靠谱，特能吃苦。

有天大清早点名，徐大厨问谁想跟他做学徒，

一起打工的半大小伙子有十几个，你看我我看你，

不知徐大厨葫芦里卖的啥药，而且做学徒更累。

老韩琢磨半天，管他呢！如果他真肯教，我就真肯

学。老韩从队伍里上前一步走，当时就认定徐师

傅了。后来老韩知道，徐师傅是考验他，看他有没

有想法。师傅说，学艺不能强求，要讲究情投意

合、师徒缘分。老韩说，他特感激徐师傅，徐师傅

是把他领进门的恩人。别人花钱学艺，他一分钱

没花不说，师傅还将厨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徐师傅的这句话

老韩一直搁在心里，凭着这句话成了个爱琢磨的

人。后来国营饭店改制了，徐师傅也到了退休年

龄。正赶上海拉尔市招聘厨师，老韩报了名，竟然

被录用了。是好事，但前路茫茫前途未知呀。离

家这么远，做父母的不放心呀。

回家辞别了父母，他记得母亲一直送到村东

头，泪眼汪汪。又拜别了千叮咛万嘱咐的师傅，老

韩揣着致富的梦想开始了闯荡生涯。

老韩带着用惯了的菜刀，先后去过海拉尔、哈

尔滨、大庆、大连、齐齐哈尔等地，从一个小工干成

了大厨，三十几年收过徒弟四十七个。在大连他

认识了从鹤岗出来打工的小美，两人一见如故，最

后走到了一起。

小美，弯弯笑眼，白白净净。她说，老韩有点

“干活不要命”。手割了口子，掏出万能胶一挤，用

大拇指和食指一捏，粘上后接着切菜。后来小美

兜 里 就 多 了 袋

创 可 贴 。 不 过

这 人 倒 是 有 点

本 事 ，挺 专 心

的，凉菜做个雕

刻 ，打 个 花 边 ，

一帮后厨的人围着看。

在外再好也不如家好。两个人一合计，干脆

回家开个特色小餐馆。

什么特色馆？羊汤馆。老韩的小店开张后收

入就一路上涨。他在城里贷款买了三十平方米的

房子，总算安顿下来。虽然紧紧巴巴的，三口人，

上下铺，但一家人还是很高兴。店里早上 4 点开

工，晚上 9 点打烊，遇到客人喝得欢，就得到十一

二点，天天熬，两口子瘦了一圈。小美能吃苦，有

东北女人的热情劲，不斤斤计较。生意虽小，两口

子拧成一股绳，像纤夫一样拉着这个小家一点一

点往前去，终于熬出了头。贷款还完，又买了一辆

小轿车。眼下老韩一心想着换个大点的房子，让

小美和孩子告别上下铺。

羊汤馆在火车站附近，流动客多，很多流动客

都成了回头客。老韩的小店只有六张四人桌、两

张两人桌，可喜的是客流不断。

汤好是关键。每天羊汤都现熬，有肉有骨头，

一天两锅，从早上 4 点开始熬汤，汤卖完为止。没

汤了，有客人来也可以炒几个家常小菜，赠一小碟

炸花生米，或清清爽爽的小凉菜，只要客人喜欢，

不胜欢迎。

很多客人都是赶火车的，老韩怕客人错过时

间，特意把店里的挂钟拨快十分钟。来店的人火

急火燎，吃了一鼻尖一脑门子汗，吃完了抹抹嘴巴

一瞅，原来时间还富余，长出一口气。回头客里真

就有这么一位，靠这十分钟，将将赶上火车，后来

还特意来感谢过老韩。

政 府 对 个 体 工 商 户 扶 持 ，工 商

管 理 和 卫 生 监 督 部 门 除 了 检 查 工

作 ，还 鼓 励 老 韩 把 生 意 坚 持 做 下

去。这小本生意能维持到今天，有

进项，老韩知足了。老韩又对生意

有自己的坚持，绝对不能在羊汤上

昧良心，如果有顾客说羊汤不好，免

单，必须免单！起初，老韩媳妇有顾

虑，结果牌子挂出去后，顾客非但没

减少，反而增多了。

老韩说，那个说“羊汤轻易不能

喝”的人后来又来了，好一顿解释，

说那天自己喝多了酒，不是说羊汤

不好，而是大补啊，消受不起。羊汤

虽好，也得适量。

说这话时，大家都笑了，老韩也

笑了，开心得像个孩子。

办好一家特色小餐馆办好一家特色小餐馆——
有你的坚持

朱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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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

劳动者。”千千万万平凡而又不平

凡的劳动者，构筑起我们充满活

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今

天，“大地”副刊推出专版，以身边

劳 动 者 的 故 事 ，致 敬 勤 劳 与 奋

斗。每一滴辛勤劳动的汗水，都

将浇灌出最美丽的幸福之花。

——编 者


